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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近日，陕西诗
人南书堂诗集《采芝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

《采芝歌》是一部具有生活质感及诗学广度与
深度的诗歌集。全书共153首诗歌，分为三辑：第一
辑《可能性》，作者以悲悯苍凉之心寻觅天地万物的
隐秘诗性；第二辑《推窗而见》，作者平静深沉地感
知爱的无处不在与生命魅力；第三辑《采芝歌》，作
者以广阔的视野，与自然物象对话，富有思辨地呈
现出物与人的关系。作品内容涉猎广泛，散发着
浓烈的探索精神和现代意识，尤其是秦岭作为诗
人的精神原乡与地理血脉，在诗中跃升为独特的
诗学本体。诗集结构清晰，从自然观察到人文沉
思，最终抵达历史和自然重构，完成从“风景”到

“心景”再到“灵景”的诗学飞跃。诗风兼豪迈、大
气、庄严和细腻、飘渺、迷离于一体，沧桑中见风
骨，平实中见奇巧，颇具深意和韵味。

南书堂，陕西商州人，中国作协会员，在《诗刊》
《北京文学》《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大量文
学作品，曾获《诗刊》《飞天》等全国诗歌大奖。2014
年获陕西作协年度文学奖诗歌奖。著有诗集《临河
而居》《紫苜蓿》《漫步者》，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致敬《白鹿原》 续写《大梁村》（上）

贠文贤

——一位后来者的创作思考

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常常在经典作
品中汲取营养。《白鹿原》厚重的历史感、鲜
活的人物群像与浓郁的地域风情，是我创作
《大梁村》时汲取养分的重要源泉。陕西人
民出版社曾这样介绍《大梁村》：“该书致敬
和接续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继续书写白
鹿原上大梁村的故事”，并以“后白鹿原时
代”予以定位。初闻这样的“文化联系”，我
心中满是惶恐——致敬之心固然拳拳，但

“接续”之心确实没有，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差
距，实实不敢。沉下心梳理创作脉络，感到
《大梁村》在多个方面都有学习借鉴《白鹿
原》的印迹。下面，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创
作感悟。

宏大背景：
熔铸历史，给人以大气和厚重感

《白鹿原》最令我叹服的成就，在于陈忠
实先生将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巨变，巧妙熔铸进白鹿原上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中。从白嘉轩“六娶六丧”的家族悲剧到
波澜壮阔的国内战争；从真实发生的“交农
事件”“风搅雪”运动到日寇入侵的烽火硝
烟，这些宏大历史深刻影响着白嘉轩、鹿子
霖等人物的命运。这种将时代洪流与个体
生命紧密缠绕的叙事，让整部作品散发着历
史厚重感，每次重读都会引人深思。

《大梁村》展现的时代图景与《白鹿原》
不同：从 20世纪 50年代的互助组、合作化运
动，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建立；从市场经
济浪潮对乡村的冲击，到新时期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半个多世纪的制度变革与社会
转型，构成《大梁村》的历史背景。

如何将宏大历史融入作品？陈忠实先
生的创作手法给了我启示，就是将宏大历史
融入人物和故事之中。

譬如表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产生
活，除了“开社员会”“龙口夺食”等集体活
动场景描写外，更重要的是塑造典型人物，
反映社会矛盾。为此我塑造了生产队队长

席广田这一典型形象。他常对社员们讲：
“集体就是大家，大家都出力，经济就会壮
大；都想给自己挖，集体就会垮。”这是集体
主义精神的动员和引导。在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时，他默默落了泪。这泪水，既
有他对土地荒芜的痛惜，也有他对集体生
产时代的怀念。

陕西人民出版社评价该书：“如果说《白
鹿原》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
深长的句号，那么《大梁村》则可视为‘后白鹿
原时代’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历史坐
标。”“作为农村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在各个
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
凝聚力、火热的战斗力和蓬勃的生产力。”

人物塑造：
在典型性格中感知人性的复杂与美善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人物
群像，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白嘉轩挺
直的腰杆里藏着宗法制度的顽固坚守；鹿子
霖狡黠的笑容中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田小
娥的悲剧命运演绎着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
黑娃从长工到土匪再到求学者，直到最后被
杀的人生轨迹，展现着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
的叵测沉浮。这些人物之所以不朽，就在于
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展现出人性的复杂。

在创作《大梁村》的人物时，我铭记陈忠
实先生“不将人物简单化”的思想，力求在典
型性格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但《大梁村》更多
地弘扬了人性中的美善。举几个人物例子：

易建设：这是我自以为塑造得比较复杂
的人物。在他身上，有精明能干的一面，有
秉公办事讲政策原则的一面。但他最终在
权力诱惑下逐渐迷失自我，走向腐败深渊。
有人评论指出，这种刻画“高度契合现实逻
辑和人物本质”，但与《白鹿原》中有撕裂感
的黑娃、白孝文相比较，我感到还是“单薄”。

席广田：塑造这个人物时，我的脑海中
常浮现白嘉轩的身影，但席广田又有截然不
同的时代内涵。他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族长，

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冷丁先生
用“为人正大，善良谨慎，爱社如家，不谋私
利，工作勤恳”概括他的性格特质。记得描
写他带头修水库、创建砖瓦窑、进县城买麦
种等情节时，我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村里的王
队长、张队长的身影。

于刚乾：作为核心人物，我试图通过他，
向读者展现一位坚守理想信念的干部形
象。为多打粮食，他带头抗旱打井，总结大
梁村经验并在全公社推广，心系老百姓，坚
持反腐败。这个形象曾被质疑过于理想
化，但我努力通过生活细节等描写，想告诉
读者：这不仅是人民的期盼，也是生活的真
实；理想主义者的身影，从未离开现实生活
的土壤。

后两个人物，我着力表现他们积极的价
值追求。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评价：“翻开
这部小说，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复
杂，更多则是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
和美善生命绽放的光彩。”

结构艺术：
确定适合自己的双线叙事架构

《白鹿原》的叙事架构堪称文学工程的
典范——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线，
将政治变革、家族恩怨、宗教信仰、民俗风情
等多重元素编织成一张宏大的叙事网络，形
成多线条、多层次、多寓意的“史诗迷宫”。
这种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让我高山仰止。
反复斟酌后，我决定从实际出发，采用更容
易驾驭的“以线性叙事为骨架，以非线性叙
事为补充”的结构形式。

《大梁村》的内容涵盖四个方面：社会治
理的变迁、主人公的成长与蜕变、爱情故事
的发展、地域人文历史的演变。如何将这四
方面内容有机整合而不显杂乱？

冷丁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分析道，作者
循着“线性”和“非线性”两种叙事方式展开
创作。线性叙事：按时间顺序推进，从 20
世纪 50年代初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写起，

历经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的乡
村振兴。这种时间轴式的呈现方式，确保
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让读者能
直观把握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非线性叙
事：采用非时间顺序的叙述方式，包括插
叙、倒叙等多种手法。其中“忆苦思甜”“童
年回忆”“新仇旧恨”等章节，以及生产场
景、文化习俗的描写，均在叙事主体中构成
旁逸斜出的描写。作者运用线性叙事搭建
历史骨架，又通过非线性叙事填充生活血
肉，既继承了《白鹿原》的史诗追求，又适应
了新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细节描写：
从乡土生活中找寻真实的历史印迹

陈忠实先生说过，“细节是文学的神
经”。《白鹿原》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
时常浮现在我脑海：白孝文在饥荒岁月中饿
倒在土壕里，被野狗啃食脚后跟却因极度虚
弱几乎没有反应；田小娥含冤死后，借鹿三
之口发出控诉：“大呀，我到白鹿村到底惹
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也没搡
戳过一个娃娃”；黑娃为田小娥复仇，一棍
打断白嘉轩那象征宗法权威的笔直腰杆。
这些细节如同锋利的刻刀，将历史的褶皱
深深刻进读者心里。

创作《大梁村》时，我也不断提醒自己注
重细节描写。比如写人民公社时期干部与社
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方副社长坐在小
凳上端碗吃饭，一只芦花公鸡在灶火前刨食
扬起阵阵灰尘，于刚乾随手用擀面杖打了一
下，公鸡受惊后扇动翅膀飞到方副社长的头
顶，方副社长的秃顶上留下了几个鸡爪印。

此外，我还着力描绘了诸多日常生活场
景。通过这些日常情景，主要想反映当时的
社会生态和人们的面貌。这些努力被冷丁先
生捕捉到了，他评价道：作品中展现的“乡村
生活、耕读劳作、邻里交往、家族恩怨、男女情
缘等世相百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底色，具有
高度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时代性”。

乡土、人性与叙事的交织

周养俊

——读王卫民小说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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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书堂诗集《采芝歌》出版发行

近日，老作家梦萌先生
举办了“梦萌文学创作 50周
年座谈会”，意义深远，值得
赞赏。在陕西，在古都咸阳，
文学的追随者和无私奉献者
还能为一位老作家，举办如
此隆重的座谈会，说明陕西
的文学根脉依然粗壮，良好
的文学传统仍然在发酵，我
们的文学队伍还依然挺拔。

人常说，陕西人的最大
的优点是老实，而最大的缺
点是“太老实”。对“太老实”
三个字，我的理解就是三个

“不”：不愿离开故乡故土在
外边闯荡；不愿与外界交流
沟通或戏称为“闷骚”；不愿大
胆、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优
长和与众不同，太过谦逊和低
调。我觉得，这种现象在文学
界也存在。但梦萌老先生不
是这样，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反叛精神”。具体说，就是挣
脱了“太老实”的羁绊，表现出陕西人，尤其是陕西作
家的不同性格与创造精神。梦萌老先生在文学实践
上不但出道早，而且暮年时还在上海继续从事自己
的神圣事业，并且取得新的艺术收获，这是很不简单
的事。据我所知，在上海生活并在文学创作中收获
颇丰的有陈仓、李春平、王晓云等人，而梦萌老先生
是先行者，就凭这一点而言，先生是敢于和善于“吃
螃蟹”之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品读老先生的作品，我总被一种爱的力量所打
动、所冲击，从而倍增我对他作品的阅读快感。笼
统地讲，他热爱生活，热爱文学。展开来讲，他爱祖
国的山山水水，爱华夏的历史与现实，爱身边的人
和事，爱过往的经历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然，
也爱家庭，爱子女。我常想，每个作家在创作时都
有一股感情冲动，或悲愤，或激越，或惆怅，或迷
茫。而梦萌老先生从年轻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爱河》开始，到新近结集出版的《梦萌文集》和
《诗角》，变的是切入生活的视角、描写对象和写作
方式，不变的还是一个“爱”字。况且，如今已年届
八旬的他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文学创作的劲
头不减当年。梦萌老先生一生就是为爱而活。也
因为爱，才有了他精彩的人生。

梦萌老先生的 50年文学创作经历给我们的启
示多多。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为“文学陕军”的崛起，发挥了链接和助推作
用。人们惯常把“文学陕军”挂在嘴上，也写在文字
里，不少耀眼的文学代表人物也被颂扬，这当然是
我们陕西人引以为豪的名片，也于我们深厚的历
史文明、地域文化悠长相映衬。然而，这背后如
果没有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作为基础，作为一种
烘托，甚至作为一个幕僚团体，冒尖的人物是很
难涌现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创作氛围。无疑，
梦萌老先生是这个链接和助推团体的优秀代表之
一。从这一点讲，他既是一名优秀作家，又是一
位“无名英雄”。

走出去进行省际间的文学交流，不但是文学自
信的表现，也是互相学习与借鉴的好方式。梦萌老
先生在这方面发挥着榜样的作用。北京聚集了一
大批陕西文化人、文学人，并形成了一个不容小觑
的文学现象，除了北京，陕西作家在外地安家、搞创
作的就很少了。我特别欣赏老先生能以年迈之躯
再闯文学“江湖”，到海派的中心地带——上海，开
辟新天地。梦萌老先生不但在那里耕耘，而且和当
地作家们能融为一体，又独树一帜，实属不易。

梦萌老先生的写作态度和创作精神有启迪和
昭示作用。为文学立命，甚至为文学殉道是陕西文
学人的一种精神坐标。路遥、邹志安、王宝成、红柯
等作家就是代表人物。我们并不提倡“殉道”，但执
着的文学追求精神却是值得弘扬的。梦萌老先生
以80岁的高龄，仍然把文学创作视为生命之托和精
神之重，为之奋斗到底，这种态度和精神令人动
容。当下的年轻文学人，应该向他学习，让这样的
文学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文学和养生到底有无关联。梦萌老先生的经
验已经作出了回答。过去，我们常听到一句话“文
学可以养人”。有人赞同，也有人认为这是给自己
解困，甚至认为这句话是心灵鸡汤，可以欣赏，但无
实用价值。在文学养生方面，梦萌老先生肯定有说
不完的体味和经验。莫言曾经说过，文学没有什么
用处，比起自然科学，如造飞机、火车、轮船，还有许
许多多的发明创作显得很乏力。同时，他又说，好
的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的灵魂，引导人们精神指向方
面又产生着特殊作用。我是同意莫言后者的学术
观点的。而他前面的观点只是随便调侃而已。

纵观陕西文学队伍，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
多数作家是为了精神追求，即试图通过写作充实自
己生存意义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给读者以精神
愉悦。换句话说，好的文学作品首先在于它的审美
功能，其次才是教育和精神指向作用。

诗集《一个矿井的记忆》或称“叙事组
诗”。作者李永刚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
澄合矿务局权家河矿，他在这个以河和村
庄命名的企业工作了 12 年。诗中写道：

“我是子校一名年轻的/中学教师/陶醉于
校园的/书声琅琅/我是矿上一名年轻的/
机关干部/习惯了机关的/紧紧张张”。青
春年少，又赶上改革时代，由此他的人生便
有了那段“深深的记忆和长长的念想”。

尤为特别的是，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
的矿井”于 2002年政策性破产。这是多么
让人纠结、唏嘘的事情啊！许多不能忘怀
的人、事和场景，时常撕扯和纠缠着作者，
所以他一直有个想法——“用诗的表现方
式忠实地把对权家河矿的所经所见所感，

以及珍存已久的情感写出来”。
2020年 12月的一天，当作者打开澄合

矿务局建局 50周年画册的那一刻，内心深
处那根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被击中了。
于是他心潮澎湃，泪流满面，然后情不自
禁，才思泉涌，“就从现在出发/完成一次
梦想/让自己回到矿上的从前/和从前的
矿上”。

这本诗集里的人、事、景、情浑然一体，
交融共生。仔细阅读，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曾经过往扑面而来。诗句深情温馨，激荡
人心；富有哲理，回味无穷。譬如，“繁华落
尽/人都离去了/东或者西/生或者死/如同
飘零的落叶/或是天上远去的云朵/权家河
依然安静地流淌/宁静的河水/流过了/一

个矿井轰轰烈烈的/岁月”。
除了一往情深外，作者还读到了“斑

驳”。如北大沟的窑洞藏了不少故事，“这里
的辉煌/已是从前的辉煌/这里的落寞/是后
来的落寞/现在北大沟的人已经四散/窑洞
空成了斑驳/坍塌成一片尘土/北大沟的/影
子还在/成为记忆中的/河”。进矿的那座水
泥桥也有类似的诗句，“如今，桥仍在/静静
地成为斑驳的风景/成为多少人/心中的/一
种挂念”。还有学校“走廊的标语已经斑
驳”、车间“大大的标语/斑驳而又清晰”。最
具代表性的诗句有，“邮电所实在是一个矿
名副其实的/小小的情感驿站/温馨了热热
闹闹的/矿上岁月/如今，一切不再/小小邮
电所的门/已经被砖和水泥/死死地封着/只

有被封的门之外/那斑驳的邮电绿/依然斑
驳地绿着”。斑驳指什么？这里不是色彩错
杂或不纯有瑕的意思，而是指那些过往岁
月，那些褪了色仍记忆犹新的岁月，那些让
人留恋也让人难过的岁月。

什么是好的诗歌？先不言古诗，仅现
代诗就精彩纷呈。也正是这些诗句，属于
自己，构成自己灵魂及生活的一部分。名
家有这样的诗句流传，如艾青 1938年创作
的《我爱这土地》，其中“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最是
耳熟能详。

作者李永刚在后记中这样表白：“诗，
是写诗者精神世界最恰当而美好的呈现方
式。”诚哉斯言。

——读李永刚《一个矿井的记忆》有感

郭发红

斑 驳 岁 月 里 的 矿 井 诗 篇

认识王卫民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喜欢他
的作品，所以对他有所关注。去年夏天，我
去商洛采风，碰巧与他相遇，于是就得到了
他的一本长篇小说集和一本短篇小说集。

商洛的作家比较多，我认为王卫民是
比较独特的一个，因为他的小说独树一帜，
特别是他饱含深情与冷峻洞察的写作特
点，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

王卫民是土生土长的商洛人，他爱商
洛、写商洛，商洛这片土地是他文学创作的
富矿，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素材，他的笔触
深深扎根于这块沃土。王卫民一直聚焦乡
村与城镇的动态关系，不是简单描绘田园牧
歌，而是直面城市化浪潮下乡村的破碎与重
塑。比如在小说《故里人物》中，曾经热闹的
乡村集市，随着年轻人不断涌入城市，逐渐
变得萧条冷落，传统手艺人的技艺后继无
人，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打铁铺、裁缝
店不得不关门。与此同时，村口新建起的工
厂，又吸引着另一批人，他们试图在工业浪
潮里谋求生计，新旧交替间的冲突与磨合，
都被王卫民细腻捕捉。老一辈人对土地的
眷恋、年轻人对城市霓虹的向往，他将这些
元素交织碰撞，构成一部鲜活的乡村变迁史
诗，提醒着我们，时代巨轮对地域文化、乡村

生态的碾压与重塑之力。
王卫民小说的叙事风格精准且冷峻。故

事是他剖析社会肌理的利刃，摒弃过多个人
情绪的渲染，以近乎零情感切入生活现场。
在《叼着猪尾巴的笑》里，主人公狗剩一家在
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为了一头猪的归属，
家族内部矛盾丛生，人性的自私、狭隘暴露无
遗。王卫民没有给予廉价的同情，只是冷静
地铺陈事实，将农村生活暗处的龃龉、人性在
贫困与欲望拉扯下的扭曲，毫无保留地曝
光。开篇寥寥数笔，恶劣的生存环境便跃然
纸上，“那间歪歪斜斜的土坯房，每逢雨天，屋
内摆满了接雨水的盆盆罐罐，墙面被雨水冲
刷出道道沟壑，像极了狗剩爹脸上的皱纹，写
满了岁月的沧桑与生活的无奈”。后续情节
推进中，苦难接踵而至，却不见他刻意煽情，
那份隐忍背后，是对生命顽强底色的笃信，让
读者在压抑中窥见曙光，这种叙事张力牢牢
攥住人心，引人沉思生存本义。

王卫民写的小人物在他笔下熠熠生辉，
成为时代群像的缩影。如“赤脚医生”丫丫，
在《远去的乡村医生》中，她穿梭于乡间小
道，怀揣着治病救人的理想，背着破旧却被
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药箱，风里来雨里去。面
对产妇难产，她心急如焚却又因缺乏专业设

备和经验，只能凭借土办法急救；遇到孩子
半夜突发高烧，她不顾山路崎岖，摸黑赶路
去救人。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药品短缺、
培训机会稀少，世俗的偏见认为“女娃子当
什么医生”，种种困境横亘在前。透过丫丫
的眼睛，我们看到特殊岁月里普通人的坚韧
与迷茫，他们为温饱奔波、为尊严抗争，用微
小却不屈的灵魂撑起生活的苍穹。王卫民
赋予这些小人物以重量，使他们从历史尘埃
中走出，成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符号，映射出
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跌宕轨迹。

王卫民的语言简洁，没有华丽的辞藻
堆砌，文字如质朴的乡音，带着泥土气息，
却又极具力量。在描述乡村宴席时，“大锅
里的红烧肉咕噜咕噜地冒着泡，香气直钻
人鼻孔，四方木桌上摆满了大碗菜，绿的是
青菜，红的是辣子，白的是豆腐。乡亲们围
坐一团，吆五喝六，热闹得很”，短短几句，
乡村的烟火气就扑面而来。而在触及社会
问题时，又一针见血，如“村里的小学，教室
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冬天的寒风呼呼往
里灌，老师在讲台上讲着课，台下的孩子冻
得直跺脚，可上头拨下来的修缮款，不知在
哪个环节走了样”，刺痛社会暗疮。读来仿
佛与一位老友对坐，听他讲述那些或暖心

或揪心的过往。不经意间，沉浸于对人生
百态、社会万象的深度叩问之中。

王卫民在创作手法上大胆跨界，以现
实主义为基，增添魔幻现实主义。在处理

“猪”等意象时，突破常规逻辑，让其穿梭于
现实与超现实的边界。在《猪倌的奇幻之
旅》中，老猪倌养了一辈子猪，在一场大病
后，竟能听懂猪的“语言”，猪们谈论着自己
的命运，有的盼着早日出栏换钱给主人家
孩子娶媳妇，有的抱怨圈舍太小施展不
开。不同人物眼中，“猪”承载着各异隐
喻。对于老猪倌，猪是他一生的陪伴与生
计来源；对于村民，猪是财富的象征；而在
孩子眼中，猪是既可爱又神秘的玩伴。这
手法似一面哈哈镜，扭曲又真实地反映出
特殊年代的人性幽微、生存荒诞，讽刺与揭
露之意尽在其中，拓展了作品意蕴空间，使
简单故事有了深邃灵魂。

王卫民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和韵味，
是乡村挽歌，是人性探照，亦是叙事革新。
他以笔为刃，划开生活表象，邀读者共赴一
场对过往、对当下、对未来的深思之旅，在
当代文学星空中闪耀着独属于自己的光
芒，持续为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呈上宝贵
的精神馈赠。


